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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个人儿两盏灯》
管窥台湾京剧
□杨  芃

几位主角之间充满了温情、理解和

宽容，时时迸发出人性的光辉。

这也正是这部戏虽为新编戏却

并不显得生硬的原因，因它与传统

京剧虽有区别，在精神气韵上却一

脉相承。京剧在它长期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独特成熟的艺术风格，从唱

腔到表演务须清醇中正，平和雍容，

这种风格如此鲜明凝固，乃至于从

表演艺术角度反过来制约了剧作本

身。京剧这种自身特点具有强大的

能量，它一方面使京剧成为当之无

愧的古典美学范式，另一方面也让

京剧与当代思维存在极大的差距，

使得新编戏搬演举步维艰，经常出

现思想与形式的不和谐。本剧最成

功之处就在于解决了普遍存在于新

编京剧中的这一问题，剧作所构建

的故事既有现代人文色彩，又无限

贴近京剧“怨而不怒，哀而不伤”

的中庸之美。故事主题契合了京剧

精神，随之衍生的唱腔表演也就精

气十足，宛转自然。

与内在的古典相对，是其大胆

的“女同”主题，本剧不仅仅描写

戏曲如何适应当代审美，在

现代社会中存活下去，是困扰着当

今戏曲从业者的迫切难题。被誉为

国粹的京剧，由于其自身背负文化

涵意的厚重，比起那些年轻剧种来

说，创新尤为困难，致令很多新编

剧目用心良苦却难以获得观众广泛

认同。难道在现代文化冲击之下，

古老的艺术真的只有消亡吗？早已

迈入现代化社会的台湾，为我们提

供了正面答案，在台湾代表民族古

典艺术典范的京剧依旧优雅而充满

生机地立于舞台之上，且时有佳作

问世。近日笔者观看了台湾国光剧

团的新编京剧《三个人儿两盏灯》，

这部戏在题材处理和表现手法上既

富新意又没有偏离传统，足以引起

戏曲同行的思考。

首先，这部戏在题材选择和处

理上独具匠心，它用轻柔的基调挖

掘出古代阴暗角落里女性那幽婉深

沉的情感世界，通过大唐天宝年间

三位“资深”宫女双月、广芝和湘

琪的人生经历，来抒写深宫女子的

无奈、憧憬与抗争。“宫怨”题材

在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作品中源远流

长，诗歌、音乐、美术多有表现，

在戏曲中更是出现了不少名作，既

有写王昭君、杨玉环这些妃子美人

的《汉宫秋》《长生殿》，也有写普

通宫女的《题红记》《明珠记》《小

忽雷》等等，这就让这部原创京剧

在文化上有所依凭。另一方面，古

代宫廷生活仍能映照出当代的社会

人际关系和情感诉求，因此“宫斗”

题材的小说、影视作品近几年十分

流行，这又让该剧的选题易于让当

代人理解和发生兴趣，可谓联通了

不同时代的文化经脉。

虽然是写宫廷生活，这部戏并

不热衷揭露人性的阴暗面，它没有

渲染嫔妃们的勾心斗角、荣辱得失，

而是将焦点对准梅妃宫中三位已经

入宫十五年的宫女，写她们的甘苦

与共，相互扶持，甚至到最后为保

护同伴自我牺牲。写封建制度对女

性的压抑迫害，女性对爱情的渴望，

无疑是现代的，而本剧在传达这些

现代观念时，却秉承着中国古典文

化传统中“温柔敦厚”的主旨，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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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又苦苦回避的女人梅妃。敏感明

睿的双月洞悉了得到皇帝恩宠纯属

妄想，及时终止了不切实际的幻梦，

然而她的情感总要有所宣泄，于是

只有寄托于远方素未谋面的陌生

人。一次宫中命宫女为边关将士缝

制寒衣，双月被触动情思，借诗抒

怀写道：“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

边……今生已过也，结取后生缘。”

深宫女子也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抚慰

自己的情感了。

湘琪和双月的爱情或高不可

攀，或遥不可及，与她们相比，广

芝选择了一种看似最现实，实则同

样无法实现的爱，那就是将情感倾

注在朝夕共处、情同姐妹的双月身

上，借假凤虚凰来完成个人的圆满。

当广芝向双月表达她的情意时，双

月无法回应，她无法认同广芝这种

自欺欺人的行为。表面柔弱的双月

却有着独属自己的强大内心，即使

现实再怎样无望，她也不会放弃心

坎里最后一丝希冀，不放弃对最淳

朴最本真的爱情家庭生活的渴望，

她宁愿将这种希望投注在遥远的陌

生人身上，也不愿与广芝一样沉溺

于自造的镜花水月幻影。

就在这时双月做出入宫后唯

一一次的主动行为，将诗笺藏在

寒衣内寄往边关，即使机会渺茫，

即使无人呼应，她也愿在有生之年

说出自己对爱情的渴望。边关士

兵陈平得到了双月的诗笺，在与

好友李文梁传看时被发现，惊动

她们是宫女，在宫中接触不到男人，

男主角得以顺理成章地弱化，女主

角的恋情更多是在自我想象中完成

的。与女主角之一的双月因诗笺而

相思、缔姻的边关士兵陈平、李文

梁仅在最后两三场才出现，他们的

存在是为了交代女主角的命运。剧

中最重要的男性角色反而是以旁观

者身份出现的唐明皇，他负载起

对女主角的评判和决定权利，在一

些重要时刻影响着三位女主角的命

运。三位女主角困守深宫，无法实

现爱情，她们分别以各自的方式试

图打破这一生存困境，她们的行为

构成了这部戏的主体情节。

湘琪选择的是后宫女性最常见

的奋斗方式，努力引起皇帝的注意，

成为皇帝的女人，然后就能获得相

对的自由，可以与父母亲人见面，

有能力给贫穷的家人提供财富。她

在机缘巧合下与皇帝有了段露水姻

缘，她以为已经接近成功，然而夹

在梅妃和杨贵妃新欢旧爱之间的唐

明皇早就焦头烂额，哪还记得那个

被他比作素水仙的翠衣宫女，哪会

想起那次偶然的一夜情。湘琪在期

盼熬煎下耗尽了生命，在一次次失

望打击下变得疯疯癫癫，整天在她

和皇帝相遇的井边徘徊，最后失足

掉入水井中淹死。

双月原本也有着和湘琪类似的

念头，但她发现在皇帝的眼中她只

是传递消息的工具，他能想起她只

因她让他忆起他爱过、背叛过，如

男女爱情，还另辟蹊径写了同性情

意，正是这种微妙的情感让作品充

满了话题性，引起观众的观赏欲望。

而主创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们对主

题拿捏得极有分寸，并未深陷“同

志情”的单一趣味，更着重于展现

的是女性在孤独困境下的互助互

爱、脉脉温情，通过对女性心理的

细腻深邃描写，赋予剧中主角自助、

自立、自我觉醒的现代女性主义色

彩，令全剧呈现崇高唯美与多义性

的艺术境界。

其次，该剧在叙事和行当分布

上也符合传统京剧的体式，这在新

编剧目中是弥足珍贵的。我们这里

所说的京剧传统，实则是京剧鼎盛

时期形成的新传统，它很大程度上

是由四大须生、四大名旦大量编演

新戏所积淀下的剧目风格和审美习

惯。这种审美支配下形成的剧目风

格在旦行为主的戏中尤为明显，旦

行人物性格鲜明，光彩夺目，而与

旦行相对应的老生、小生的戏份较

少，人物性格模糊，存在感淡薄。

但这样的人物设置显然不符合现代

观众口味，当代京剧人试图扭转这

一点，让新编旦行戏中的男主角获

得与女主角持平的戏份，但这种改

变却在京剧固有行当分配和审美习

惯面前碰壁，这个矛盾也成为京剧

新编剧目一直难以突破的瓶颈。

而《三个人儿两盏灯》则聪明

地解决了这一难题，这部戏顾名思

义，是由三位女性唱主角的，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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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来一段较有突破性，开始观众和

剧中其他人一样并不知情，小宫女

们惊讶于湘琪的脸色苍白，湘琪则

念叨着身上好冷，头发湿淋淋怎么

也擦不干。直到后来小宫女听说湘

琪落水而亡闹起来，湘琪才明白自

己已死的真相，飘然离去。广芝领

悟到湘琪一点执念为了等待皇帝重

新召幸才滞留人间，呼唤芳魂为故

友送别，湘琪的鬼魂因广芝召唤再

次出现，此时广芝已看不见湘琪，

一人一鬼背对，翩翩起舞相映成趣，

将悲鸣感慨化为那翻卷跌宕的云水

长袖。这里借鉴了现代西方表现主

义戏剧的手法，与传统京剧的鬼魂

戏框架相结合，构成充满悬疑色彩，

奇诡灵异的舞台气氛，而最终又归

于中国古典式的浪漫抒情。

在台湾京剧中，如《三个人儿

两盏灯》这样的成功作品还很多，

都市化进程并没有让这些新编戏沦

为西方戏剧的拙劣模仿品，国际化

视野反而触发了其文化自觉，催生

出现代又不失古典气质的剧场艺

术。京剧创新发展的道路有很多种，

台湾京剧的方式并非唯一的，却具

有借鉴价值。希望戏曲从业者创编

新戏能够遵循传统又不拘泥于传

统，令京剧新编戏既满足当代人的

审美诉求，又保持古典艺术的优秀

基因，在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发展

上达到平衡。  

( 作者单位 : 天津师范大学音

乐与影视学院 )

朝廷，追查作者。生死面前双月

坦然面对，失落的广芝毅然站出

为双月顶罪，到此她们之间是友

情还是爱情已不重要，余下的只

有十五年相濡以沫的深情。另一

方面，亲如兄弟的两名边关兵士

也争着承担藏匿诗笺的责任。唐

明皇有感于四个人的真情，赦免

了他们，并作主成全双月与陈平

完婚，然而病弱的陈平未能熬到

洞房花烛便含恨离世，最终与双

月成了夫妻的是李文梁。几年后，

被放出宫的广芝无家可归，巧遇双

月夫妻，邀其回家，三人一起生活。

再次，本剧在表现手法上，

以传统为基础，遵循艺术规律而

大胆创新。三个女主角依托京剧

固有的行当流派进行人物塑造，

双月的行当偏于花衫，唱做并重，

唱腔表演华美清雅，摇曳生姿；广

芝为突出其豪爽豁达的假小子性

格，演员采用程派青衣应功，唱

腔刚柔并济，较好地刻画了她外

表坚强内心温柔的性格；湘琪则

由娇俏的花旦扮演，在妩媚柔婉

的唱腔之外，辅以大量身段水袖，

运用程式表演较好地演绎了湘琪

疯癫和死后化为鬼魂的情节。

剧中的主要唱段并不仅仅用于

推动故事发展，而是更为专注于戏

曲特有的抒情性，慢得下来，细得

进去，将古典戏曲写情造境、描摹

人心的特点发挥了出来。剧中几位

主角的重要唱段耐人寻味，塑造出

丰满充盈的人物精神世界。当梅妃

失宠悲吟，将唐皇赠与的珍珠抛落

满地，她身边的双月却深深羡慕着

梅妃，她感伤地唱道：“纵使你今

生无复承欢爱，已然是悲喜历尽遍

尝欢哀。堪羡你入梦时笑靥啼痕相

携来，不似我人间情世间爱从无一

点入心怀。回首前尘情何在，虚渺

渺，空荡荡，但只有寂寂宫院雾锁

尘埋。”双月的苦楚勾起广芝的思

绪，她劝慰双月唱道：“人间情世

间爱千种万般，未必相思才情牵。

寂寂宫院得相伴，互诉寂寥共享悲

欢。不必比妆艳，何必盼天颜。贴

心体己问寒暖，千载难逢今世缘。”

在这里，双月不求长久只求拥有的

想法，还有广芝不靠皇帝，自立自

救的生存准则，都富于现代气息，

充满了自省的女性主义色彩，以戏

曲韵文表达现代观念，又非这个时

代的人所不能。此类例子剧中比比

皆是，它们遵循京剧的艺术规则，

将现代思想进行戏曲化的表述，建

立起京剧古典新美学。

不仅是唱词，该剧在表演上也

有不少将现代戏剧观念融入京剧表

现形式的成功点。比如双月和广芝

一起做寒衣一段，主创从传统程式

中汲取素材，设计了一系列以寒衣

为媒介完成的舞蹈动作，且舞且唱，

歌舞并重。在这里双月想的是穿她

寒衣的陌生男子，广芝想的则是眼

前的双月，两人所表现的都是情侣

缺席下的爱情幻境。还有湘琪鬼魂


